
近日，在安徽巢湖书画收藏家孙

旺后人的手中，见到海上书画名家徐

子鹤先生在皖期间的两封信，颇有意

思，故尝试作些释读。

第一封信：

孙旺同志：顷接惠书，曷胜欣慰，
我时念及足下。文奇同志略知一二，
我亦为您分忧。今知问题已澄清，我
们都为您高兴。珍藏之画已被收去，
日后定要发还，不必为此担忧。讯及
汪政委近况，其时常来信，汪公自去年
起患心肌梗塞，血压又高达 130、
200，已在家休养年余，故与林贼之事
无关，此亦幸也。最近又去江西治
疗。文奇仍在该校教课。五月廿三日
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卅周年，安徽
省举办美展，届时可来肥一观。并希
保重身体为要，余不一一。此致近安。

徐子鹤 四月廿七日
信封：

巢县柘皋斛塘生产队交
孙旺同志 启

徐缄
徐子鹤此信，写于1972年4月27

日，涉及当时的政治环境与生活状态，

值得玩味。信中所言“文奇同志”是指

安徽花鸟画家林文奇，时在合肥从事

教育工作。

第二封信：

孙旺同志：来书收悉，承允代购
花生至感。待花生米上市，即请购廿
斤，倘没有花生米，花生请购卅斤可
也。该价若干，希即示知为荷，以便把
款寄上。劳神之处，容当面谢。知汪
公贵恙已有好转，不胜欣慰，通讯时乞
代致意。

汪公拟购宣纸，此间尚能购到，并
有特种净皮，书画皆宜，价在三毛左右
一张，未知需要若干张？随时可购
到。专此奉复，并颂近安。

徐子鹤 九月卅日
信封：

巢县方集中学交
孙旺同志 启

徐缄 9.30

这封信写于1972年9月30日，

徐子鹤在信中请孙旺代购花生米。

在那个买什么都需要票证的生活物

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在村镇上生活的

人，还是有着一点“便利”的，就是能

不用票证私下购买到诸如花生、香油

之类的生活物资，虽然这在当时有

“资本主义尾巴”和“投机倒把”之

嫌。我早年在前辈书画收藏家季汉

章、李济仁处，也听到过很多诸如此

类的故事。

徐子鹤先生是1955年冬，与陆俨

少、孔小瑜、宋文治一起到安徽参加临

时工作的，待了一个月左右。返回前

安徽要把四人留下并分配了单位：陆

俨少和孔小瑜去艺校，宋文治去群众

艺术馆，徐子鹤去省博物馆。后来陆

俨少、宋文治因故没能留在安徽，孔小

瑜、徐子鹤在1956年2月分别到艺校

和博物馆报到，自此徐子鹤在安徽省

博物馆开始了他的古书画鉴定与艺术

创作生涯，寄居皖地达20余年。

徐子鹤两信中所提及之“汪政委”

“汪公”是指汪振华，曾任民航上海管

理局副政委，颇喜文墨，与沪上书画界

熟稔，富收藏，我就曾收藏过有“振华”

上款的海上名家作品数幅。这两封信

的收信人孙旺，字云风，其时在巢县乡

镇学校任职，与徐子鹤、黄幻吾、唐云、

程十发、萧龙士、黄叶村等省内外书画

名家友善，是巢湖地区的书画收藏家。

需要说一下的是，徐子鹤先生的

草字不易辨识，这两封信的释读颇费

了点工夫，好在完整地读出来了。另，

徐子鹤早年师从钱瘦铁，亦通制印，然

其印少见，这次还见到其为孙旺所制

印章，也颇不易。

策划/舒明
责任编辑/吴东昆 钱雨彤 whbhb@whb.cn

www.whb.cn

2024年9月10日 星期二 13笔会

傅 辰

夏
去
秋
来

（

布
上
油
画
）

黄

菁

王
永
林

思问 ·求实 ·觉心

徐
子
鹤
写
信
买
花
生

陈允吉先生关于中国佛教文学的

研究，是成果精纯、别具一格的；他的教

书育人，富于知识含量、思想发见和人

格魅力，得到学生的一致敬佩。先生的

学术人生，思问、求实与觉心三者合一，

且以觉心为宗要。这里所言觉心，空、

有相益，行、思并进。《孟子 ·告子上》有

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为学之“心”系于何处？当安放于

入世与出俗之际。先生躬行于学，入世

而执着，却以出俗为自然，洋溢着美丽

的人文精神。有位长者尝书赠允吉先

生一副对联，其云“闲裁蕉叶题唐句，细

嚼梅花读汉书”，颇为形象化地道出先

生欣然自得的治学境界。

“君子之学必好问”
从年轻时候起，陈允吉先生便是一

个以“思问”为主导的读书人。1962年，

先生毕业留校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就曾遵循学术前辈王运熙先生的主张，

搞古典文学研究的人，先得做到“六书

通”，即力求通读《诗经》《楚辞》《史记》

《汉书》《文选》与《文心雕龙》等六部经

典。陈先生后来回忆说，“这一点对我

影响很大，脑海里也一直想着应多读要

籍”。“文革”后期，陈先生作为后起之秀

担任复旦二十四史点校组组长，就此大

量阅读中华人文古籍。他说：“大概有

五年时间，是在点校二十四史，其他有

三年时间，都在读书。”而“二十四史是

读了差不多大半的”，从“大学读书期间

爱好词章之学，毕业后始留意于经、

史”，到尔后诸多佛典的阅读，从而进入

佛教、佛经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得益于

这一学识基础的夯实与拓进。先生说，

“我的治学所有基础，是大半部二十四

史，一部全唐诗，一二十种佛经”，始擅

词章，继习经史，而终就佛典，由此形成

其合理的学业基础与知识结构。

纵观古今学坛，终身孜孜不倦以

“读”者不乏其人，而未必人人都能做

到“每书‘问’”。在关键问题上恒以

“思问”为圭臬，允吉先生是做到了这

一点的。

1962年时的青年学人陈允吉，有缘

成为著名学者陈子展先生的及门弟子，

受到了先师为学的点拨与濡染。当时，

允吉先生每两周一次去子展师家，每次

就所读《诗经》提出十个问题向老师请

益，祈求老师传道、解惑。这样的学与

教，虽因当时客观形势所限，仅持续了

一年不到的时光，却雄辩地证明一个

道理：大凡为学能够有系统地扩展、拓

深，必须在阅读上始终贯穿一个“问”

字。“问”者，“疑”也，建立在“思”的基

础之上。这也便是，能够在书中发现

问题、提出疑问，有读书人自己的思

考。允吉先生是一位笃于学而敏于思

的学者，试想每两周必须提出十个问

题，真是谈何容易！一定是思之深切

才得如此，故而子展先生称许其“不说

外行话”。允吉先生曾经谈到，从习

《诗经》时，总是带着问题的。“我自己

定了五种本子，对照阅读”，将《毛传郑

笺》、朱熹《诗集传》、马瑞辰《毛诗传笺

通释》、姚际恒《诗经通论》与陈子展《国

风选译》《雅颂选译》等著作进行比较，

实际已经跨入了研究的思域。

清代学人刘开《问说》有云：“君子

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

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

不勤问，非真好学者也。”此言中肯。学

问之道，“学”之魂在于“问”；“问”之本

在于“思”。“思问”之道，允吉先生是认

真践行的。善思好问，着眼于提出问题

和解决问题，便如斧子砍劈，斧背必厚

而刀口必利，是真有力量的。

“纳须弥于尘毛芥子”
傅璇琮、赵昌平二先生在评说允

吉先生《唐音佛教辨思录》时指出，“按

书中所显示的学力来看，如果作者要

敷衍为一种由佛教影响的角度，全面

介绍唐代文学的通史式的著作，当也

并不为难，但他却仅以目前这样论文

结集的形式奉献给读者”，“这种求实

的学风”，代表了当代人文学者对待学

术的“审慎态度”。

是写出“通史式的著作”好，抑或以

撰成一篇篇论文为上，关键都在于怎样

写以及写得怎样，在于能否真正达到实

证与理念的统一。无论采取何种学术

研究模式，实证总是优先的。允吉先生

的学问好是众所周知的。其学重于“思

问”，而且执力于“求实”。以“审慎”的

态度“求实”，是允吉先生学术研究的一

大特质。书一本一本读，文章一篇一篇

写，问题一个一个求得解决，这是允吉

先生所走过的学术道路。这也诚如班

固《汉书》卷五十三所言“实事求是”的意

思。唯有在关于“实事”的实证中，才能

得以“求是”。允吉先生的学术探求，是

以“求实”为上的实证与理念的合一。

这一“求实”，作为一种朴素的学风，实

际所蕴含的，是其朴素的学术精神和学

术理想，而不仅仅是研究方法的注重。

《庄子 ·天道第十三》有云，“朴素而天下

莫能与之争美”。王先谦《庄子集解》

注，“虽大朴而自然至美”；郭庆藩《庄子

集释》辑，“夫美配天者，唯朴素也”。这

里所言“大朴”，无疑指“道”。“道”者，包

括允吉先生所探求、追摄的学术真理，

本是“朴素”的，唯有以“审慎”的为学态

度，才能够循“实”而求得。先生所从事

的，是老老实实的学问。

陈先生的一些学术论文，从《王维

“雪中芭蕉”寓意蠡测》《王维“终南别

业”即“辋川别业”考》与《从〈欢喜国王

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到

《〈目连变〉故事基型的素材结构与生成

时代之推考——以小名“罗卜”问题为

中心》《柳宗元寓言的佛经影响及〈黔之

驴〉故事的渊源和由来》与《说李贺〈秦

王饮酒〉中的“狞”》，等等，都有“大处着

眼，小处入手”的实证功夫而开拓深致

的学术特点。譬如，《说李贺〈秦王饮

酒〉中的“狞”》（1984）一文关于“狞”字

这一“细节”的研究，与韩愈、孟郊以及

杜牧、李商隐等有关诗句相映对，竟然

搜得“狞”字诗句凡十六则，从《秦王饮

酒》这一“酸心刺骨之字”（钱锺书《谈艺

录》语），论证六朝至盛唐一般崇尚“清

圆”之气，到中唐李贺始开“险怪”诗风

这一时代嬗变的大题目，不由令人感佩

先生做学问笃于实证的真功夫和学术

意趣。《王维〈鹿柴〉诗与大乘中道观》一

文中，将“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

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全诗意境与

大乘中观相映照，从龙树菩萨造、鸠摩

罗什译《中论 · 观四谛品第二十四》的

“三是偈”“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

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与《中论 ·观涅

槃品第二十五》“经说涅槃非有非无，非

有无，非非有，非非无”等佛说中，观悟

“离弃空有二边，不执于中”（中亦假名，

故未执）的禅境，进而解读、领悟《鹿柴》

的诗境，是一种关乎禅境与诗趣二者互

证的学术研究，也是慧智意义上的“零

度的审美”，不妨可称之为颖悟的“元审

美”。

允吉先生在《唐音佛教辨思录》的

《后记》中说，他的学术研究达成之功

效，可以“纳须弥于尘毛芥子，寓义理于

考据文章”加以概括。这里所谓“纳须

弥于尘毛芥子”一语，典出《维摩诘经 ·

不思议品第六》，“乃见（现）须弥入芥子

中，是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又“十

方众生供养诸佛之具，菩萨于一毛孔，

皆令得见。又十方国土，所有日月星

宿，于一毛孔，普使见之”。须弥山，原

指古印度神话一神山，佛教指帝释天、

四天王等所居之所，具有金刚不坏、居

世界之中与广大、深邃、妙高无比等三

大特性；尘毛芥子，人类毛孔兼土芥种

子之谓，皆喻极小、极微之物性。“须弥

入芥子中”，佛教本指“不可思议解脱法

门”。这也如《维摩诘经 · 不思议品第

六》所云，“若菩萨住是解脱者，以须弥

之高广，内（纳）芥子中，无所增减，须弥

山王本相如故”也。在此不难发现，允

吉先生活用了这一佛教的名言典则，他

关于佛教、佛经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孜

孜“纳须弥于尘毛芥子”，亦即力求“致

广大而尽精微”的境界。有深邃、微妙

的学术旨趣以及对于学术的敬畏之心，

却坚持从“尘毛芥子”处进入而开拓尤

深。“纳须弥于尘毛芥子”，及“寓义理于

考据文章”，便是从宏观着眼，微观陶

冶，巨细相含，小中见大，并在最终达成

将“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熔于一炉

的理想目标。

允吉先生《关于王梵志传说的探源

与分析》一文，将胡适、潘重规、张锡厚、

朱凤玉与傅锡壬等学者尚未解决的这

一学术难题，在入矢义高、戴密微、项楚

先生重新探索的基础上，作了《易传》所

言“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追踪辨析。

通过有关俗文学材料的钩沉爬梳，将王

梵志传说的原型，溯至《大藏经》第十四

册《经集部》所载安世高译《佛说 女祇

域因缘经》和《佛说柰女耆婆经》二卷，

从而得出一个确凿的结论：“据此可知

王梵志传说出现之前，如此幽眇奇谲的

想象早已为佛经故事所具备。”进而他

又通过两者的比较分析，确定王梵志这

一传说人物姓名之由来，最终让我们

明了，在王梵志这个民间传说的背后，

隐藏着一个范围更加广大的群众诗歌

创作活动的事实。《论唐代寺庙壁画对

韩愈诗歌的影响》一文，进入了讲唱文

学与壁画艺术相互联系的一个论域，先

生承沈曾植、陈寅恪等前辈探涉之余

绪，将这一影响之根，追溯到有关的佛

教经文教义，从“奇踪异状”“地狱变相”

和“曼荼罗画”三个方面，做了盘根错节

的考证和剖析。这类论文在学术上的

难度，无疑是很大的。而先生鞭辟入

里，从而达成“盖辨乃系乎实证，思则期

于融通”的学术境地。这一名篇刚一发

表，便得到伍蠡甫先生的高度评价，又

获《中国社会科学》等四家学术杂志的

转载。先生的词章素养是一流的，论文

写得雄辩而文辞瑰丽，写一篇成一篇，

不在多而在精，在于追求透辟与深彻。

“踵摩诃衍之递传，必依实证；释修多罗

之彝叙，贵系辨思”，此是矣。再看《王

维“雪中芭蕉”寓意蠡测》一文，为求证

“芭蕉之喻”，竟一连用了五条材料，读

来给人一种证据确凿、不说空话的“理

智的愉快”。《柳宗元寓言的佛经影响及

〈黔之驴〉故事的渊源和由来》一文，季

羡林先生曾称其“材料丰富，论证明确”

而颇有“体大思精”的特点。这一学术

境界殊为难得。据允吉先生自述，譬如

《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

一文的写作，“因为有难度而屡遇阻塞，

两年时间内竟四易其稿”，“辄至耗费晷

阴，逾月差盈两纸；漂沦楮墨，积年才得

一篇”。正如已故罗宗强先生《求实 严

谨 创新》（见《文学遗产六十年》，作于

2014.2.8）所云：“陈允吉先生写文章，往

往一遍又一遍，从材料的引用到逻辑思

维层次再到文字表述，一一推敲。陈先

生著作不算多，但他关于佛教与文学的

论文，篇篇精彩。追求论著数量的人，

恐怕是很难做到这一点吧。”由此可以

说，允吉先生有关每一论题的考辨都耗

费心血，其中甘苦，想来不在学问中人

是难以体会一二的。

“觉心”于为人之道
读书笃于“思问”，撰文执乎“求

实”，这一为学之道，与为人之道是合一

的，终而二者成之于“觉心”。

允吉先生《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 ·

序》说，他的早期学术生涯，“始晓钻搜

我国绵邈浩漫之文学历程者，其配备之

社科基础务需博厚，倘舍弃外来佛教之

浸淫媒介一端，虽欲造湛澄邃密之境而

终不可即也”，这是先生的学术之“心”

在学术选题与角度方面的觉悟，当然是

很重要的。而“亟感如吾侪托身治学，

岂徒鬻采增光，故毋宜枉羡鹤凫，要在

适分胸臆”，“固当率志委和，虚襟养

气”，这是更为重要的，因为这是人格意

义上的“觉心”。唯有一颗追求学术真

理的“觉心”，才能经得住种种磨难与困

穷，以入世与出俗双兼的定力为坚强支

撑。“陋室萧疏，独与昏灯相伴；清宵寂

永，恒赍内卷是耽”，便是先生清素而寂

寞的读书人的日常生活。先生又说，做

学问有如“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济

饥，布发淹泥，投崖饲虎”，这便是舍身

而志在发奋了。先生曾经患疾多年，

“仓卒会罹痼疾，恍惚丝棼蔽而莫祛；大

剉形神，似枯菡低垂而愁谢”，平时又失

调养，偏偏做佛教、佛经与文学的关系

这一学术课题，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便

不得不让人侧着半个身子而艰难投

入。假如没有“觉心”在胸的学术抱负，

没有那种发弘誓愿的治学精神和理想，

这一艰巨而清苦的学术探赜，是断难持

久的。

允吉先生的“觉心”，同时体现于人

生的其他方面。先生曾撰《慈母小传》

（见《芸窗小缀》），说到他年幼时不幸的

家庭遭遇。尤其是其母亲，何等的含辛

茹苦、忍辱负重！让儿子忆及于此而涕

零痛彻，永志难忘。母亲“耻矫颜而含

忍，图昂首以自振。遽即负儿于背，践

谋生续命之径；茹荼在衷，履鞠幼乳婴

之责”的困蹇生涯，是先生蒙以养正的

人生“第一课”。先生的童年时光，深受

“资禀聪颖”“雅好读书”之母的悉心哺

育。先母吃苦耐劳的坚强人格，在先生

心目中永远是“第一义”的。这也再次

证明，一个人年幼时吃点儿苦不要紧，

必也火里炼一下、水中淬一下，才可能

成就真正的人生。

先生曾写过一本被人称作所谓“闲

书”的《追怀故老：复旦中文系名师诗

传》。其《后记》有云，“是书效工部《八

哀》，彰诗传一体”，为郭绍虞、朱东润、

陈子展与吴文祺先生等复旦中文系十

大教授立传，意在彰显“名师行谊与学

术传统”。书前《小引》谈及撰写宗旨：

“余数十年修学任教复旦中文系，迭蒙

前辈诸师抚育栽培。既成沾泽，渐识

典常；所秉觉知，恒铭方寸。”先生以八

秩之年，依然衷心拜谢师恩而“恒铭”

在胸，这是十分难得而感人的。此书

每篇为五言古体长诗，一式皆为34句，

都仅占一个书页，篇后有详尽自注，全

书又配图照凡43幅。先生记忆力超群，

传主的种种行谊风范甚或生涯的细枝

末节，一呈于前，可谓严谨细致、倾尽心

力，而不仅仅是文辞的协律和好读。先

生撰写这本诗传所看重的并非什么

“名”，而是承接千百年来形成的人文精

神，尊重传统而志求发扬。

允吉先生坚称饶宗颐先生是“求

知道路上的‘善导师’”，指出《论唐代

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一文的

发表，“最初受沈曾植、陈寅恪成果的

启发，又获致饶公论文的有力支撑”。

阅读允吉先生的学术论著，常常可见

其写在文后的“附记”，对前辈、同辈学

者甚而学生所提供的学术上的点滴帮

助和支持加以致谢。《中古七言诗体的

发展与佛偈翻译》一文“附记”为：“兹

文写作过程中，在某些观点和材料运

用上曾受王运熙先生《七言诗形式的

发展和完成》一文的启发，特加注出，

以明源流。”《什译〈妙法莲华经〉里的

文学世界》的“附记”说，本文“在撰写

过程中，承查屏球先生热心提供海外

有关资料,特此志明，兼致谢忱”。《〈目

连变〉故事基型的素材结构与生成时

代之推考——以小名“罗卜”问题为中

心》一文的“撰作过程中，承江巨荣、雷

应行、朱恒夫、荒见泰史诸先生给予材

料上的支持，一并致谢”。《关于王梵志

传说的探源与分析》的文后“附识”云,

“去今二载（指1992年）春杪，友生夏广

兴同志借查考文献之便，于台湾大乘

出版社《现代佛教学术丛书》第十九册

《佛教与中国文学》内，替我检得郭立

诚先生1944年写成之《小乘经典与中

国小说戏曲》专论一篇，此中具列‘柰

女耆婆经与王梵志’一条”，“属我此前

所未寓目，为志前贤早识之明”，而特

记之。这种做学问的磊落胸襟和谦

逊、求实的态度，与那些每每袭用古哲

时贤的学术创见却从不注明、据为己

有而动不动谬称“原创”者,真有云泥之

遥。允吉先生的为人为学，关键在乎

一个“诚”字，对人“诚”，对事“诚”，对

文亦“诚”。马克思有云：“真理是普遍

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

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

令》）诚哉斯言。

允吉先生对待他的学生是真好。

这里，且不说与友生主编《佛教文学精

编》（1997）与《佛经文学粹编》（1999）二

书时，先生自己参与了实际上的撰写，

而以当年的友生陈引驰、胡中行各为主

编之一，其名姓俱列于书册封面而与自

己并列。这种尊重友生劳动的做法，是

要有雅量的，与当今有些学者只知突出

其个人名位的做法大不相同。陈先生

任教六十余载，即便与本科学生，亦有

着广泛的精神联系和师生情谊。这里，

且不说允吉先生记忆力惊人，上课时往

往几乎不看讲稿，即使学术内容繁复的

文学史，常常也能娓娓道来，条理清晰，

新见印心；且不说授课时一些烦难的佛

学问题，先生的讲解力求深入浅出，譬

如说到佛教“大顿悟”，先生说，好比“爆

米花，操作者笃悠悠转动着炉子，米粒

慢慢在炉膛里加热酝酿，一旦‘砰’的

一声，顿时完成了突变”；且不说先生

的板书很漂亮，“清旷通达，风神骏爽”

而让学生深为钦佩；且不说先生那时

常常在夜晚去学生宿舍聊天，话题从

读书、学术、人生到家国情怀、军事历

史、评弹爱好与散步之类，几乎无所不

谈。一旦陈老师前来，一间宿舍里便

挤满了人，倒水、递烟而不分彼此，天南

地北、海阔天空听先生神聊。先生所

谈往往引得哄堂大笑，或者启人遐想、

沉思。诸多学生后来回忆说，“允吉老

师为人热情，毫无架子，真的喜欢与学

生打成一片”，称先生是亦师亦友的“自

己人”。那时候，师母已经从无锡调来

复旦，宿舍里不断有学生前去拜访、请

益。有天晚上，竟然有十一位学生络绎

来访，师母高兴地续水、递吃的，忙得不

亦乐乎。每当陈先生出版了一本新著，

除了赠送学界同仁外，也会赠阅于诸多

学生。即便笔者自己，从上世纪80年代

初先生赐我《稼轩长短句》点校本以来，

亦曾一共受惠了十本大著。而有些学

生过年前，也会收到先生寄赠的贺卡及

其祝福；有次年三十，陈先生还为在校

过年的一些外地学生，送去除夕庆聚的

食品给大家分享。

陈先生的“觉心”，体现在学术的方

方面面。他对佛学的体悟之深，自当影

响其人生境界与学术精神的臻成。然

而先生并非佛徒，他所持奉的，始终是

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人生观，这也贯

彻在他的为人、为学之中。其《佛教与

中国文学论稿 ·序》（2010）有“觊文澜迄

不离文，援佛法未尝皈佛”之言，《佛教

中国文学溯论稿 · 后记》（2020）再度重

申，“然吾雅非开士，甘滞世途，惟戏论

是耽，歆俗情所好。举凡拊掌吐言，吮

毫置议，率皆靡关辅教，杜绝炫异，庶可

谓援佛法未尝皈佛，觊文澜迄不离文已

矣!”这正如李小荣《陈允吉先生的佛教

文学研究》一文所说，先生这里所强调

的，主要是就“佛教文学的研究态度”与

立场而言的。对佛教境界及其经义的

领悟，诚然“要有同情之了解，如此研究

问题时才不会隔”，然而，“研究者对佛

教不能取信仰主义的态度，而应历史

地、辩证地看待佛教及其对中国文学的

影响”。这就是陈允吉先生研究中国佛

教文学坚守的底线。

——陈允吉先生的学术人生


